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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海正加快推进科技创

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高水

平人才高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

争先、走在前。

“向‘新’向‘质’而行，人才是

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

校长郑庆华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

专访时谈到，高校是教育、科技、人

才的关键结合带、重要交汇点。尤其

是一批头部高校，拥有科技人才资源

和科研创新实力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理应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区域

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培育壮大

新质生产力，交出一份彰显高校担

当、体现高校价值、诠释高校追求的

精彩答卷。

访谈中，有个词被郑庆华高频谈

及，那就是——伯乐。他剖析说，加

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开辟高质量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就是要在“人无我

有”的新领域做出成绩。由于引领

世界科技前沿的颠覆性技术，一般

表现为高风险、非共识、交叉性等

特征，在现有科研管理评价体系

下，有可能处于“弱势”地位，由

此，“伯乐”的作用尤其重要。

“大学里有很多充满创新精神的

年轻人，甚至不乏一些异想天开的

‘梦想家’。关键在于，谁来呵护奇思

妙想？谁为他们的试错成本买单？如

何创造一个宽容失败的环境？”郑庆

华说，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

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如

何营造更好的创新氛围和土壤，如

何汇聚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尤其

是如何当好更多青年科技人才的

“伯乐”，今天的高校必须围绕这些

“必答题”，给出更优解。

科研新范式带来新挑
战，倒逼高等教育加快改革
步伐

文汇报：作为大学校长，您认
为，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过

程中，高校正面临哪些堵点、难

点问题？

郑庆华：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
一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发展

生产力本质上依靠创新，创新则需

要人来完成。高校是承担教育、科

技、人才三个要素的关键性力量，

要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大助

力，当下，大学需要加快“破旧立

新”，直面全新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大学外部的挑战。

当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倒逼

高等教育加快改革的步伐。尤其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科研范

式越来越不能满足科学研究的需

要，AI4S（AIforScience） 正成为

新的研究范式。同时，随着人工智

能对各行各业的深度赋能，AIfor

Education（教育教学改革新范式），

AIforEngineering（工程研发新范

式） 等也在相继涌现。这些正在发

生的变革，使得大学的科研范式、

人才培养模式，包括教育方式、管

理方式、评价方式等，都必须顺势

启动相应改革，否则，大学难以适

应，更不用说培养出服务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人才。

再看发生自大学内部的挑战。

高校办学，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传

统的“学科化、院系制”模式。确

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院系制确

实有力地推动了学科专业的发展，

成为传递知识的有效形式。但是，

大量的新知识、新技术，往往出现

在交叉领域和学科边缘。在新一轮

科技革命潮起云涌之时，多学科交

叉汇聚和跨领域技术集成创新更是

成为“常态”，而目前高校的资源分

配 、 管 理 模 式 和 评 价 体 系 仍 以

“校、院、系”为基本架构，学科壁

垒难以打破，跨界、交叉融合创新

难以推进，客观上就会形成教育

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堵

点、难点、盲点。显然，这和培育

新质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

不拘一格“识”人才，大
学要保护更多“奇思妙想”

文汇报：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学
需要抓住哪些裉节问题？您认为其中

最艰难的一环是什么？

郑庆华：事非经过不知难。坦率
说，围绕破除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

叉融合，包括同济大学在内，国内众

多高校近年来持续探索。在这个过程

中，大家遭遇了一些共性挑战，比

如，如何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当前我们讨论培育新质生产力时，人

才评价的问题可以说比以往更加突

出，也更加迫切。

举例来说，当前，高校的很多科

研人员和教师实际上都被一些量化考

核指标裹挟甚至“绑架”，比如，ESI

学科排名、论文、项目等等。虽然在

制度层面，各高校正大力实施分类评

价，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破“五

唯”后“立”什么？如果完全脱离所

谓的量化指标，具体到一个个具体的

人，高校如何对其贡献或某个成果的

价值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可以说，

在具体操作阶段，我们还有很多难题

待破，确实也存在着在观念上需要进

一步“破旧立新”的问题。

再 以 大 学 的 很 多 研 究 项 目 举

例。目前的不少研究，实际上是已

有工作的延长线。而新质生产力的

特点，恰恰在于“新”。想要开辟新

赛道，真正做到“人无我有”或另

辟蹊径，大学必须要敢冒风险，有

能够容错的机制。目前，在相关部

门的支持和指导下，沪上高校已经

陆续出台了一些举措，但对照加快

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目

前我们出台举措的力度和覆盖面，

可能还远远不够。

从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看，许多

重大发现和突破正是来自具备非

共识、颠覆性、高风险等特征的

原创项目。就我多年的工作观察

来看，大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

学生，不乏一些大胆的想法，有些

甚至乍听起来是“无稽之谈”或者

“异想天开”，但说不定，它们就是

创新的种子和火花。作为高校管理

者，我们当前必须要思考的是，如

何营造一个保护创新种子和奇思妙

想的环境，当好颠覆性创新技术的

“伯乐”？

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人才，在

现有评价体系中还没有得到足够多

的支持。比如，有人能够提出一个

未来场景或创新想法，但目前还无

法形成逻辑清晰、论证严密的论

文，也匹配不到足够多的研究资

源，暂时找不到人或机构愿意为此

“埋单”，那么他们的想法，很可能

就成为一个无效的创新。试想，如

果我们把眼下刷屏全球的Sora这种

文生视频技术和想法放到20年前，

很可能也无人问津；而现在应用广

泛的5G通信技术，若放到30年前

可能也会吃“闭门羹”。但科学史

的发展证明，曾经的很多科幻，一

次次都成为了如今的现实。

所以，对大学来说，不仅要在顶

层设计层面加大对人才的重视和扶持

力度，更重要的是能够不拘一格

“识”人才。我把上述这类人才称为

“善于绘制蓝图的人”，大学应该尽力

保护他们的奇思妙想。

把更多“好问题”变成
“好产品”，推动“四链”深度
融合

文汇报：培育新质生产力，既需
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也需要一

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包括从

事工程创新的技术人才。大学如何更

好地启动分类评价，激发不同人才的

创新活力？

郑 庆 华 ： 除 了 解 决 “ 破 ” 与
“立”的难题，大学还需切实把准

“位”与“为”。当前，大学的科学研

究存在一个“两头在外”的问题。所

谓“两头在外”，就是很多研究的出

题者并非高校，而是来自产业；再

者，研究成果的转化、落地，也不

在高校。简言之，高校只是承担了

研究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最终是

否有效，或许要打上一个问号。对

此，无论是高校管理者，还是从事

具体研究的一线科研人员，必须要

有清醒的认识。

那么，怎么办？在我看来，要破

解“两头在外”的难题，实现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

链”融合，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

让终点回到起点，也就是“把珍珠串

成珍珠链”，从而实现闭环。

举个例子来说明。就工程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而言，既然

从事应用型研究，就不能仅满足于埋

首实验室发论文。论文固然是成果的

一种形式，但最终还是要形成生产

力，这也是教育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

供“硬支撑”的重要体现。同济大学

在去年创办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

际工程师学院），我们通过制度层面

的设计，推动校企深度融合，就是希

望解决上述问题。

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进程中，我

们也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从事工程

创新的人才，同样需要“伯乐”。

对于这类人才的评价，同样不能唯

论文、唯文凭，而是要看他们具体

提出了什么问题，问题背后有没有

基础性的学术理论支撑等，这一点

非常关键。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这一

点，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诺奖史上的

这个故事。197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高弗雷 · 豪斯费尔德

（GodfreyN.Hounsfield） 和艾伦 · 科

马克 （AllanM.Cormack），凭借为

CT扫描仪研发作出的贡献而获此

殊荣。其实，CT的研发，凝聚了

几代诺奖成果的智慧。从物理学家

伦琴发现 X射线到 CT机的出现，

实际上就是从基础研究到重大工程

领域，最后再成为一个产品的典型

案例。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善于提

出、凝练工程领域的好问题，也是

高校推动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外部

牵引力。

大力优化人才“生态
圈”，强化有组织科研服务科
技自立自强

文汇报：今年，新质生产力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迫切需要大批的拔尖创新人才。

您认为，大学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哪些

新作为？

郑庆华：高校应充分发挥人才培
养“摇篮”作用，为培育新质生产力

注入连绵不绝的“源头活水”。

调查研究表明，对科研工作者

来说，25岁到 40岁是一生中最富

有创造性的阶段；工程类人才则稍

晚，大约在 35岁到 50岁，因为他

必须经过工程实践的锻炼。无论

是 “ 十 年 磨 一 剑 ” 的 基 础 研 究 ，

还是在工程项目中成长的应用研

究，其过程不乏荆棘和坎坷。对

于这样一批具备创新潜质的人，谁

来做“伯乐”赏识他，如何保护他

的兴趣，谁来管理他的成长发展，

保障他的生活无忧，这些都离不开

机制兜底。

目前，同济大学已全面取消上

海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入选者在项目

执行期内的人事考核，重点支持有

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潜心基础研

究、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突破。此

外，学校还先后实施“基础研究能

力提升计划”“技术攻关能力提升计

划”等。2022年3月，学校宣布首

次试点设立数学学科人才特区，以

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进一步激

发基础学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另外，步入大科学时代，科学

的能级不断提升，更多创新成果的

研制，离不开大数据、大装置、大

算力等优质的高能级资源整合。因

此，大学要做好“伯乐”，还必须在

优化人才“生态圈”上下功夫。近

年来，同济大学以“同济特聘教

授”及“青年百人计划”两类岗位

统筹整合各类人才计划，通过汇聚

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项

目、催生大成果等有组织的科研，

优化战略科学家成长环境，形成成

长梯队，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

向“新”向“质”而行，大学要善当“伯乐”给出更优解

同济大学上海
自主智能无人系统
科学中心。
（同济大学供图）


